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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痴的十万块徐公石

本报记者 高祥

因为机缘巧合，他看到被扔在牛栏里的徐公石与牛粪为伍，
发誓要把这些石头拯救出来；之后倾尽所有，将仅剩的约10万块
砚石几乎全部买了下来；近十年来，他与石相伴，搂石而眠，为砚
石编书立传，寻找大师雕琢打扮；现在他还想建一座博物馆，让
徐公砚永远留在家乡。

爱石能成痴，这就是朱茂强。

“满面尘霜，与牛粪为伍”

院子里堆着石头，屋里摞满石头，桌子上摆着石头，床下藏
着石头，床上被子里也是石头，石痴朱茂强与石为伴已有近十年
了。他的这些宝贝石头，有个共同的名字——— 徐公石。

徐公石的家乡在沂南。成书于清代的《临沂县志》记载：“临
沂县城西北七十五里徐公店产石，其形方圆不等，边生细碎石
乳，天然成砚。”徐公店即沂南县青驼镇徐公店村，而朱茂强就是
与青驼镇毗邻的沂南县张庄镇人。

徐公店得名于徐晦。《福建晋江徐仓地名渊源考》记载：唐德
宗时，福建晋江举人徐晦进京赶考时，偶见路边沟中有奇形片
石，因爱其形色，试磨成砚，随身使用。开科之时，因天寒地冻，众
举人砚中之墨皆结为冰，惟徐晦砚墨如油，挥洒自如。徐晦一科
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徐晦年高休官，因感砚台之恩，
遂举家迁往得砚之地，后聚众成村，称为徐公店，所产石砚被称
作“徐公砚”。

今年45岁的朱茂强从小就听着徐公砚的故事长大。但他之
前与徐公石并没有太多接触，直到2006年夏天，朱茂强出差经过
徐公店村西北3公里的石岗岭村，才与徐公石结缘。

朱茂强说，他当时看着徐公石被村民随意堆在牛栏里，“满
面尘霜，与牛粪为伍”，差点哭了，心里说不出来多难受，“第一次
对徐公石有了怜悯心，即使借钱也要把它们拯救出来。”。

开着广告公司的朱茂强回家筹钱，以每块比市价高出几十
元的价格把这户村民家里的徐公石全部买下来。

在朱茂强之前，到村民家中选购砚石的主要是一些制砚师
傅或专家，他们选购时非常挑剔，一次也买不了多少。

听说有人大批量收购徐公石，徐公店附近产砚石的村庄里，
许多村民纷纷从床底下搬出砚石、从砚坑中挖出原石，打电话让
朱茂强上门来选。而朱茂强则不分大小、不管好坏，对徐公石来
者不拒，甚至登门求购。

卖了宝贝字画换石头

朱茂强之前曾在县城开过一家画廊，收藏有启功、沈鹏、许
麟农的书画及清朝四位状元的书法作品等，因为当时字画市场
不景气，这批字画就成了朱茂强压箱底的宝贝。

为了购买砚石，朱茂强搭上广告公司的资金和赢利后，还狠
心将收藏多年的名家字画低价卖了出去。卖了宝贝字画，去换石
头，这让朱茂强的父母和妻子想不通。“三天两头往外跑，天天用
拖拉机或货车往家里拉石头，拉回来还放到堂屋里，堆得满满当
当，人都没地方去，只能睡到偏房里。”

几年下来，他家的老宅子里，亲戚家里，满屋满院子都是一
块块堆积起来的徐公石；在他承包的村东山上，半山腰的房子
里，也都是买回来的徐公石。

“前前后后买了30多次，每次最少买一车。”朱茂强一边带着
记者观看他收集的徐公石，一边给记者算账，近十年下来，他买
徐公石差不多花了二百多万元，收购的徐公石大大小小加起来
约10万块。

前几年人们还认识不到徐公砚的价值，有人甚至用卡车将
徐公石运到上海、西安等地贱价处理。几十年下来，徐公石资源
几近枯竭。

“除了我收集保护起来的石头，其他人手上也没多少了，能
出产徐公石的砚石矿基本挖光了，可以说这10万块砚石就是徐
公砚的家底。”朱茂强说。

为石头著书立传

“如同她的洁身自好，温润柔嫩的皮肤，如同她洋溢着的高
贵气质，清莹如玉”，朱茂强在他编著的《徐公砚石》一书中如此
描述：“一天不见我的那些徐公砚宝贝，心里就难受，心情不好

时，走近她身边，抚摸着
她，当即有了快乐、激情。”

为了保护徐公砚石，
朱茂强决定为其编书立
传。他一边购买砚石，一边
收集资料。“由于徐公砚石
散落全国各地，为了尽可
能地搜集关于徐公砚的资
料，相关编写人员几乎跑
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尽
早让本书面世，编写人员
连续几个月内每天都要工
作到深夜。”时任中共沂南
县委宣传部长的张繁咏在

《徐公砚石》序言中说。
2013年8月，以朱茂强

为主编的《徐公砚石》一书
出版，书籍几乎囊括了多
年来有关徐公砚石开发研
究的所有资料，成为上千
年来研究徐公砚石的第一
本专著。

为了让珍稀的徐公石
真正成为宝贝，2009年，朱茂强牵头成立了沂南县徐公砚文化研
究协会，组织制砚技师交流研讨。为了培养后备人才，朱茂强还
推动沂南县职业教育学校开设徐公砚技艺传承班。之后，朱茂强
又专门编著了《徐公砚技艺与传承》一书作为教材。

“徐公石已经挖得差不多了，这种珍稀的砚石不能再挥霍浪
费了，我要想办法把它们留在沂南，我这一生，已经与她们相生
相伴了。”朱茂强说。

朱茂强在静心欣赏他收藏的徐公
砚。（受访者供图）

噪落后成了新潮

齐西村位于山东省昌邑市龙池镇，是一个不到500人的小村落。跟村民们寒暄，
聊聊这一年的新鲜事，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咱们村评上传统村落啦！”

谈起这个，村民们自然透出自豪愉悦，然后怂恿着来人，“去转转，去看看吧！”
春节前后，是村子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在外的游子、探亲访友的故人，在这一

年，看到了不一样的村落。
村子确实变了，房屋的墙都被刷成了白色，红瓦被刷成了青色，有那么一种古

味在酝酿。东边街上的老屋，原本是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鲜人问津，如今都被拾掇
起来了。周边也绿化了，路上铺上了石头，村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看着是那个样了。”

这些都发生在去年秋天，这种变化带来的新鲜感还在村民心头荡漾。此时的
新，恰是因为它的旧。那些老屋子曾经是破落贫穷的象征，以前其他村的人都说齐
西村穷，因为隔壁的村落，早都盖起了一排排砖瓦房，敞亮。

而齐西村的这些老屋子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也恰恰因为穷。以前的政策，盖新
房必须拆旧房，“里头拆一间，外头盖一间”，所以那些新房多的村子，老房子就这么
都拆没了，齐西村的人因为没钱盖房，反倒保留了不少老屋。

现在，这种落后成了新潮。这些老屋子被定义为清末民初古民居群落，被一层
层申报上去，给村子带来了“省级传统村落”的头衔。

噪已经没人住在祖屋里了

这些老房子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主要是齐氏工商业者的老宅。年逾花甲的
村民齐金河，这么描述一百年前的村子，“村子由高达5米的围墙包围着。东门、西门
都有厚木板制成的铁皮大门，各门有人把守，还安装了数门土炮。武进士齐恩铭家
的场院门口竖立着大门楼，铁皮大门、偌大的铜环向人们炫耀着威风。庄里的东西
大道宽6米，长一百多米。”

这里曾经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封建庄园，自成体系。直到建国后，土改分房分地，
穷人和富人调了个个儿。地主们的旧宅被分给穷人，后来几经转手，它们原有的布
局和摆设，也渐渐被破坏了。

现在剩下的老屋子一共52户，有一半左右已经没人住。剩下的住户们，也大多
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而屋子也已被倒手过多次。几十年的倒腾之后，“现在没人住
在自己祖上盖的屋子里。”齐金河肯定地说，很多老屋原主的子女都出去了，家里也
没有留下后人。

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能说出哪间屋子曾经是哪家的，但是年轻人们都不知道
了。这次被评为省级传统村落，老人们很高兴，因为过去的东西有了传承，年轻人也
高兴，但更多的是觉得自豪，场面。住惯了砖瓦房的他们，早就跟这些老宅子拉开了
距离。

噪渴望支起小吃摊的“发展”

像中国的许许多多农村一样，齐西村显出一种颓势，年轻人都走了，老人们在
留守。很多人考学、当兵，离开了村子，再也不回来。1955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齐西村有560多口人，现在只有483人。

留下来的年轻人们，对村里的老传统和老房子也不在乎。聊到这些陈年旧事，
他们大多不闻不问。聚在一起，他们更喜欢谈论怎么挣钱。“听说旁村到乌干达办了
个厂子，在那里请总统吃饭比咱们见个镇长还容易。”过年期间，这是乡亲们最爱谈
论的话题之一。

十几年前，村里陆陆续续盖起了纺织机房，有十几家。机器声铿锵，昼夜不停。
2013年，由于污染，这些机房集体迁移了。恢复宁静的一年后，村子被评为传统村
落，好像一切皆有定数，或者也恰是到了这个时节。

老屋们给村子带来荣誉，也将带来新的变化，虽然它现在只是在维修和扩建
中。村委会对未来的发展也不确定，但是毕竟之前有很多其他村子的发展模式：“名
气大了之后，这个来看，那个来看，到时屋里摆上旧的东西，支起小吃摊。”村委书记
这样谈未来的可能性。

那时，它将成为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就像被封存了，凝固了。它们保存着传统，
保存着乡愁，可是这乡愁，又是谁人的乡愁？

当贫穷蜕变成传统

齐西村：
新与旧的撕裂

齐西村被评上省级传统村落后，曾经象征落后的老房蜕变成“古建筑”。

2014年秋天，山东省推出首批103个省级传统村落，旨在保护传统
村落的文化景观、历史文物、乡土建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
些传统村落来说，它们大多处在一种乏力的新旧交替中。老人们不断
逝去，年轻人不断向外走，村子的生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着，
这个时候的保护，更像是一种封存。

文/片 本报记者 魏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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